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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管“闲事”的大侠

陶晓侠说自己最大的爱好
是“管闲事”，一辈子都改不了。

村里谁家的儿媳妇不孝顺，
她就到别人家里帮忙评理。春天
杨絮太多，她就把政府告上法
庭，起诉他们规划有问题。她甚
至在网上发帖举报自己的丈夫，
因为身为村干部的丈夫动手打
了村民。

各种各样的“闲事”带着她
撞了各种各样的“南墙”。从村委
会，到市政府，直到省检察院，她
都去“闹腾”过。

她曾被当地媒体报道为“致
富能手”“无衔村官”，频繁在电
视上露脸。

现在，她是安徽省太和县
“桥南驾校”的接待员，负责学员
报名、考试。

她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类
驾照的报名价目，还有几张驾校
的宣传广告。广告中间夹着一面
锦旗，上面印着“巾帼英雄，为民
请命”的金字，落款是“安徽五青
年冤案”的5名被告。几天前，“涡
阳五周杀人案”在安徽省高院宣
判无罪时，其中一位被告人对媒
体说：“如果不是大姐（陶晓侠），
我们怎么会有今天。”

1996年，涡阳的5名周姓男子
被指控杀害一名同村女子，5名
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和15年有期徒刑。

从2001年开始，陶晓侠就不
断把这两起冤案的材料带到阜
阳、合肥，甚至北京。那时她是阜
阳市的人大代表，她寄材料留下
的快递单子加起来有“一米多
高”，“上访”攒下的机票火车票

“足足装了一个旅行包”。
“五周杀人案”平反的第二

天，“五青年冤案”的两个被告
人来找她，商量追责的事。“大
姐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女侠。”
张发达坐在办公室的破沙发
上，对记者说。

他不知道，陶晓侠原本并不
叫这个名字。

以前她叫陶韵美，在村里上
小学。那时她十几岁，比别的小
孩都大，总在学校打抱不平。有
一次校长让爱打架的学生在操
场上罚站，结果只有陶晓侠一个
女生。

校长数落她，说没有哪个女

生像她这样，不如叫“陶大侠”。
没过多久，她真的把“侠”改进了
自己的名字。

她的名声不单在学校流传。
15岁时，大队买回一辆手扶拖拉
机，男人们都不敢开这台新机
器，陶晓侠一屁股坐上去，成了
生产队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邻
村人来闹事，她就带着村里的年
轻人“一路打回去”，直到对方赔
礼道歉。

她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
为了养家，16岁就冒着“投机倒
把”的风险去外地贩黄花菜。那
时她骑自行车到200公里外的宿
州，把买回来的黄花菜捆在被子
里，带回家卖。后来她拉过板车，
开过裁缝店，回收过啤酒瓶。直
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在颍河上
开了县城的第一家码头，整船的
煤炭从上游运回来，充实了她的
腰包。

1990年，她盖起了村里的第
一栋二层小楼，因为爱唱歌，
她 跑 去 上 海 买 回 一 套 卡 拉
OK，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
被吸引过来，她那1万多元的
高档音响几乎每天都能传出
震耳欲聋的声音。

那段时间，陶晓侠仍然没有
停止自己的爱好：自掏腰包给村
民装变压器，给没人管的老人盖
房。村民也喜欢找她调解矛盾，
有困难就找她帮忙。

她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科
技致富带头人”“阜阳好人”“乡
村女侠”接连出现在她名字前。

“人大代表”成为转折点

最开始，陶晓侠甚至不知道
自己如何当选上的阜阳市人大
代表，也不知道人大代表要干什
么。第一次开会时，她领了一本

《代表履职手册》。她记得自己看

到“一府两院受同级人大监督”，
“人大是各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时，整个人愣了半天。她完全
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人生的
转折点。

这让她在“爱管闲事”的路
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闲事”
也从过去的家长里短逐渐延伸
到“找政府茬儿”和“帮人伸冤”。

后来她受人所托，去调查一
起当年在太和轰动一时的故意
伤人案件，调查正在往下深入
时，她的丈夫却忽然被公安机关
带走，理由是涉嫌参与了她正在
调查的案件。

两个月后，她收到丈夫从看
守所传出的一封信。丈夫张合告
诉妻子“不要再告别人状，否则
会毁掉你我、孩子和家庭”。“如
果你听话，我就会有好消息。”张
合在信的结尾写道。

她想让丈夫早日走出看守
所，但不是通过“向强权低头”的
方式，而是要澄清一切，还丈夫
清白。

这个只认“道理”和“正义”
的女人买来“刑法”和“刑事诉讼
法”，坚持“法律的事就通过法律
解决”。因为只有初中毕业，两部
法律里有不少不认识的字，她就
买回一本《新华字典》。后来，这
两本法律书都被她翻到散页，里
面的法条她可以张口就来。

她到阜阳给丈夫请律师，在
那里听说了“五青年杀人案”和

“五周杀人案”，发现他们“比自
己更冤”。

“大夏天她戴着一个斗笠，
上面还挂了层面纱，搞得像个大
侠。”律师余鸿飞还记得第一次
见到陶晓侠时的样子，“她说警
察正在抓她，不能让人认出自
己。”

那段时间，余鸿飞经常接到
陶晓侠的电话，被对方问一些

“业余”或者专业的法律问题。
见过律师后，陶晓侠说控制

不住自己，又把精力放在了两起
“比自己更冤”的案子上。她开始
在全国到处跑，找人大代表联名
签字，为正在服刑的被告人伸
冤。

“她整天不进家，到处跑着
告状。”张合抽着烟，语气缓慢。
自己在看守所的那年，家里的养
殖场没人管，等他出来后，“几千
头猪已经死光”。

刚刚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完
大一的儿子选择了退学。陶晓侠
跑去北京，任凭怎么劝，儿子都
不愿意再上下去。

提起儿子，她就会忍不住哽
咽，说自己对不起儿子。哭过之后，
她又会说：“啥事都改变不了我，我
就是不能看到不公平的事。”

经过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等
待后，陶晓侠终于见到了安徽省
人大的领导。她向对方“哭着讲
了一个半小时”，提出“要想公
正，案子必须异地审理”。她的建
议被采纳，最终检察院以“情节
较轻”为由，对张合作了不起诉
决定。

张合走出看守所时，已经在
里面蹲了1年多，从180多斤瘦到
120斤。这个沉默的男人从来不抱
怨自己的妻子，只有喝醉酒时，
才会说出“要不是你乱告状，我
怎么会受那么多罪”的话。

她记得有次在阜阳市两会
的小组讨论上，她提前坐到市检
察长的对面。检察长对小组作了
工作报告，提到当年“批捕7000多
人，最终判决1000多人”。

轮到陶晓侠发言时，她质问
检察长竟然敢拿着这样的数据
当成绩，然后列举“刑事诉讼法”
里关于批捕的条件，怒斥对方这
样的数据就是在枉法。“有多少
家庭因为你们随意批捕受到伤

害？你们是什么检察院！”陶晓侠
说她越说越控制不住自己，记得
自己最后激动到站起身，握紧拳
头，浑身都在颤抖。随后，她拿出
冤案材料，对着检察长一句句念
完。会场内的70多位代表鸦雀无
声，检察长全程低着头，没有一
句回应。

会后，她得到了一个外号：
陶疯子。县委书记找到她，让她

“下次别再这样，检察长明年都
不好意思来咱们团了”。

为别人上访的“上访户”

在人大履职的那5年里，她
养成了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习
惯。养殖场垮掉后，她买来几辆
卡车，做起了运输生意。白天她
打理车队的事情，管管“闲事”，
晚上回家后就开始研究冤案材
料。

“整个卧室，桌子上、床头上
堆得全是档案袋。”张合语气平
淡，他被关在看守所时，刚好隔
壁牢房里就有“五青年杀人案”
的被告人之一张虎。他说自己很
清楚他们在里面受过的罪，也知
道蒙受冤屈的感受。老婆为人喊
冤，自己“多少也是支持的”。

2006年，人大代表任期结束，
陶晓侠没有连任，她和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驾校。与合伙人决裂之
后，她又开了一家“陪驾学校”，但
被之前的合伙人举报无证经营，
最后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了她
两年徒刑，进了监狱。逮捕她的那
天，她车的后备箱和后座上，塞满
了各种冤案的申诉材料。

刚刚走上正轨的家庭再次
崩塌。丈夫开始酗酒，正在南京
审计学院上学的女儿一气之下，
像哥哥一样退了学。

即使在监狱里，她还整天帮
别人写申诉材料。出狱后，她比
之前更不着家，到处找领导反映
情况，成了一个为别人上访的

“上访户”。
家人对她彻底失去了信心，

丈夫相信了这就是她的“本性”，
不可能扭回来。后来，她主动提
出离婚，她怕自己哪天再连累这
个男人，“再进去他就毁了”。

提到未来，父子二人淡淡一
笑。他们甚至对未来不抱希望，
坚信她会一直这样“胡搞”下去。
沉默片刻后，两个男人别开脸，
眼睛湿润。 据《中国青年报》

她记得自己当选人大代表的那天，村上请了唢呐队，村民们用
拖拉机给她拉来了一块大匾，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家里院子里站满
了很多不认识的前来道贺的人，烟花放到了半夜。有人说，陶晓侠
当上人大代表，村民们比村里人当上县委书记都高兴，因为她是个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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